
修改说明：

（1） 前言部分，应直接入题，“以身为美”的提出，意义、价值以及对身体美学的完善，而不是以身体美学的理论介绍入题，文献综述不足；增加中西身体美学的学理支撑，即武术的身体表达是怎么体现出“美”的内涵的，不管是西方身体美学还是中国传统的生命美学观，在相关论述时都要有一定的理论或思想支撑，这样才能与题目主题对应。

答：感谢专家您提的意见，并按照您的要求对前言部分进行了重新撰写。在文中已用红色标出修改的部分。
（2）美学思想比较抽象，建议多增加一些武术实例来传情达意，力求通过具象来传递抽象。

答：感谢专家您提的意见，并按照您的要求适当增加实例，限于篇幅没能增加太多。
（3）要清楚“中国武术”与“身体美学”之间的逻辑关系。文中有些语言措辞表达不够明确，易产生逻辑关系的混乱。

答：感谢专家您提的意见，并按照您的要求对文中措辞做了修改，在文中已用红色标出修改的部分。
（4）文中所给出的5条逻辑关系，建议笔者勾勒出一条逻辑主线。应围绕“以身为美”一以贯之的进行深度分析，为什么提出“以身为美”？与既有研究独特性在哪里？以及这种“以身为美”在中国武术中具体体现在哪里？这样的逻辑主线展开研究；比如：由身体之形到意到神的层级递进，也能与武术形神兼备的审美追求相契合等等。

答：感谢专家您提的意见，并按照您的要求将“以身为美”一以贯之，在前言部分指出为什么提出“以身为美”，也就是与既有研究相比的独特性所在。“以身为美”在中国武术中具体体现，在文中第三部分，分五点论述。在文中已用红色标出修改的部分。
（5）审美通常是一种精神上的生命体验，武术“以身为美”更要着力于身体只是载体，而“超越身体”的“生命精神”之美才是魂这一基调。所以，武术通过“身体”折射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文之美、人天和合之美等等，文章需要进一步丰富升华。

答：感谢专家您提的意见，并按照您的要求在第三部分开始和结尾的两段进行了补充。在文中已用红色标出修改的部分。
（6）最后一部分，“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理念的价值反思”不够深入，有堆砌之感，条理不清，应围绕上文、基于时代提出价值内涵，也可将相关需要内容精简融入前言和结论之中。

答：感谢专家您提的意见，并按照您的要求将这一部分融入第三部分的第一段。在文中已用红色标出修改的部分。
（7）建议再逐句通读全文，精简相关文字，提高文本的学术性和逻辑性。英文翻译不准确，单词与语法缺少专业性，参考文献标注不规范。

答：感谢专家您提的意见，并按照您的要求进行了全文修改。在文中已用红色标出修改的部分。
（8）建议题目改为《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的理论建构与解构》，按此思路重新将文章内容调整与完善；需要增加相关的武术文献，尤其是身体美学、身体哲学的相关成果。

答：感谢专家您提的意见，并按照您的要求已将题目改为《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的理论建构与解构》，并将内容进行了修改，其中第二部分改为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的理论建构；第三部分改为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的理论解构。在文中已用红色标出修改的部分。
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的理论建构与解构*
陈保学1， 2

（1.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049；2.怀化学院 体育学院，湖南 怀化418000）
摘要：围绕着“美何以在作为中国武术载体的人的身体上落地和生命中实现”这一尚未解决的研究议题，提出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理论。在哲学、美学、体育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指导下，对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理论进行建构与解构。研究认为，1、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的理论建构包括：“身心一体论”为中国武术“以身为美”提供了身体哲学的立论依据，“身体主体观”为中国武术“以身为美”提供了身体美学的理论支撑，“反思性身体训练”为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理论提供了身体实践的主要内容；2、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的理论建构包括：顺随通达的身体知觉之美，以动入静的身体感通之美，自然适度的身体愉悦之美，关怀生命的身体康养之美，内向超越的身体意向之美。文章最后指出：以身体哲学为依据、身体美学为支撑的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理论有着丰富的身体实践资源。对其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不但能够对中国武术理论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最为关键的是它让我们对“下学而上达”的中国武术传统有了更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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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Wushu "Taking Body as  Aes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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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Humanities, Xi '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418000;)

Abstract: The theory of "taking body as aesthetic" in Chinese wushu is put forward around the unsolved research topic of "how beauty can be realized on the body and in the life of the carrier of Chinese wushu". Under the guidance of philosophy, aesthetics, physical education and other related theor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d deconstructs the theory of "taking body as aesthetic" in Chinese wuhsu. Studies suggest that, 1.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wushu "taking body as aesthetic" include: "physical and mental integration theory" for the Chinese wushu "taking body as aesthetic"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body philosophy, "Take body as subject" is the Chinese wushu "taking body as aesthetic" provides the body aesthetic theory support, "reflective body training" for the Chinese wushu "taking body as aesthetic" theory provides the main content of physical practice; 2.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wushu "taking body as aesthetic"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he aesthetic of the body perception, the aesthetic of the body feeling with movement and tranquility, the aesthetic of the natural and moderate body pleasure, the aesthetic of the healthy body caring for life, and the aesthetic of the inward and transcendent body intention.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theory of "taking body as aesthetic" in Chinese wushu, which is based on body philosophy and supported by body aesthetics, has abundant body practice resources. The further study of its theory can not only play a very good supplement to the Chinese wushu theory, but also make us have more expectations for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tradition of "Xiaxueshang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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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武术之美一直是武术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自邱丕相教授提出武术套路美学的探索[
]以来，诸多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代表性成果从胡小明以中国古典美学阐释武术美[
]、戴国斌以文化研究视角诠释武术美[
]、王岗从“形”、“意”视角分析武术美[
]、刘同为从审美范式[
]和心理美学[
]来解构武术美等等，到吴松对武术艺术化理论[
]的研究、孙刚从生命美学对武术美的探索[
]、金玉柱对武术生命格调的书写[
]、马文友对武术审美意识发展变迁的梳理[
]等等，研究成果显著且有梯队化发展趋势。综上这些从古典美学、艺术美学、心理美学、生命美学等不同美学视角的切入为厘清武术之美提供了诸多可借鉴的学理支持。虽然诸多的研究对于武术之美的阐释颇深，但是却忽视了“美何以在作为武术载体的人的身体上落地和生命中实现”这一重要问题。要解答这一问题，则需要回到人本身。这是因为：作为一种“下学上达”的身体文化，中国武术与其它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一样都呈现出内向超越性，而这种内向超越也使得中国武术的审美更加“涉身化”。这种“涉身化”明显迥异于那种主要围绕“表现为主体心理的自由感受”和“纯粹价值的抽象概念”[
]的“心灵美学”[
]。由于“心灵美学”对于身体的舍弃，导致了进入审美系统中的人是“祛身化”的，因此是“身心分离”的。与“身心分离”的审美相比，中国武术“涉身化”的审美则更凸显其“身心一体”的特性，更具“以身为美”的理论价值。“以身为美”之“身”绝非孤立之“身”，而是“心”与“身”浑然一体之“身”。“身”不再孤零零的独立于心灵之外，而是“具有反思性的身体意识”。通过这种身体意识塑造“我”和“我的身体”，并“构架起一座身体与心灵、生活与艺术之间互通的桥梁”[
]，这座桥梁正是美在身体上的着陆和美在人生命中的实现。因此，“以身为美”才能真正表达中国武术之美在人身体上的着陆和在人生命中的实现。
2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的理论建构
无疑，身体美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国武术之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无论身体美学还是中国传统身体哲学，都是在强调“身体主体”“身心一体”“身体实践”等等。身体美学的建构理路既然要求从身体主体出发同时又要回归身体主体[
]，也就为“以身为美”提供了有力的立论支持。而中国武术所追求的那种意象之美，又恰恰是中国传统“身体意向”[
]的外在表现和内在表达。显然，在中国武术那里，“以身为美”不仅是身体作为主体的贯穿始终，更是“身心一体”观的内化与升华，同时它还更为强调反思性身体训练的身体实践。因此，中国武术“以身为美”有着坚实的身体哲学认识论依据和身体美学的理论支撑，更有丰盈的反思性身体训练作为身体实践的主要内容。
首先，“身心一体论”为中国武术“以身为美”提供了身体哲学的立论依据。张再林教授在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的身心一体论》中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中主导性的身心关系理论, 与其说是一种笛卡尔式的身心二分理论, 不如说是一种梅洛-庞蒂式的身心一体理论”[
]。基于“身心一体”理论，再看中国武术对形神兼备之美、天人合一之美、阴阳合德之美、内外相合之美等等的追求，就不难理解种种类似之美实则是身与心的交织。而其它类似象形取意之美、刚柔相济之美、快慢相随之美、势势相承之美等等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与拓展罢了。因此，“身心一体”理论是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的逻辑起点和理论依据。

其次，“身体主体观”为中国武术“以身为美”提供了身体美学的理论支撑。身体美学的发展建立在身心二元论式微和“身体开始展示其主体形貌”[
]的基础上。因此“身体主体观”又是和“身心一体论”是一脉相承的，它意味着审美从身体出发同时又要回到身体。程相占教授也认为作为感知评价和自我塑造的身体即是审美的对象又是审美的主体，是“身体化的审美主体与身体化的审美活动”[
]。这里的身体化是指身体的呈现和到场，也体现了身体的主体性。中国武术“以身为美”正是体现在将富有意象的技击技术的身体化。意象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在中国武术演练中几乎无处不在，对于意象的表达中国武术主要是通过身体来实现“立象以尽意”。如中国武术通过立“水”“龙”“弓”“势”等身体之象来表达“以屈求伸”之身体之意[
]，就是其中一例。

第三，“反思性身体训练”为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理论提供了身体实践的主要内容。身体作为主体，就肯定了身体在审美过程中的具有反思性，虽然身体不能像心灵一样抽象思考，但是“身体无疑可以‘感觉’，而‘感觉’也是我思的内容”[
]。身体美学所强调的那种“渐进性的修身经验”和那种“把具体的身体（soma）作为感知评价（aesthesis）和创造性的自我塑造的场所”[
]，无不与中国武术的“身体实践”极为契合。中国武术对美的追求正是通过身体得以实践和实现的，以反思性身体训练来实现自我的内在超越，也正如王岗教授所强调的将对“美”的理解和体悟“揉进身体之中”“化作武术动作”来表达那种“与天地合一的精神”[
]。这种将美的体悟“揉进身体”的过程，是一个通过渐进性的日常化身体训练来不断地丰富我们活生生的身体经验和身体行为的过程，这其中包括“知识形态、话语、社会活动和社会体制，文化传统和价值构成身体理解和修身的身体规训” [
]。因此中国武术反思性身体训练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理论身体实践的主要内容。
身体哲学的身心一体论、身体美学的身体主体观、身体实践的反思性身体训练等共同构成了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的理论框架。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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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理论建构

3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的理论解构

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理论根植于“身心一体”的中国古代身体哲学中，以其“下学”的身体训练通向“上达”的生命之美。虽然它具体呈现在美在自身、美在日常的训练、体悟、感知等等，却充分体现了中国武术作为“世俗文化”来实现审美超越和审美救赎的可行性。这对于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传统社会体制的崩溃与文化意识形态的瓦解而导致信仰危机”[
]，需要提供“某种审美主义的心灵救赎”。而从蔡元培、王国维，到宗白华、朱光潜，无不是怀着以“审美”观照世人的信念，来寻找可以实现心灵救赎的良方，而这个良方就是“以审美代宗教”。过去对于中国普通百姓来说，贴近世俗生活的泛审美似乎无处不在，如对联书法、酌酒品茶、剪纸年画等等，习武练拳自然也在其中。同为“下学”的饮食文化，在被评为“2019年度文化传播人物”的李子柒的手中所表达出了那种典型的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亦即一种“以审美代宗教”普世价值关怀。因此，对于中国武术如何实现“以审美代宗教”，则需要以身体哲学为依据、身体美学为支撑、身体实践为内容对其“以身为美”理论进行解构，厘清其从“下学”到“上达”的过程。

3.1顺随通达的身体知觉之美

作为“下学”的中国武术之技，离不开身体运动和训练。其在技术层面追求身体要顺、要随、要通、要达等等。实际上“顺随通达”的运动都是知觉给予身体的定位，反过来运动又是知觉的前提，是“由运而知、由动而觉”的[
]，因此在武术技术训练中知觉与运动之间是一种交互关系。知觉现象学大师梅洛-庞蒂认为：“知觉不是随处产生的，而只来自于身体的深处”[
]“身体是知觉定位在其中的场”[
] ，并强调知觉是由明确的身体生理的本体感受所带来的感知[
]。这种感知包含了外在的感官感觉和内在的本体运动感觉，即所谓“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交织”。身体知觉在梅洛-庞蒂看来具有无明确意识、明确意识、自觉意识以及自我反思等四个层面。其中前两个层面属于初级知觉，而后两个层面则需要伴随着身体经验参与的知觉。而这种身体经验参与的知觉就如同中国武术所强调的体悟训练。 

中国武术的体悟训练是全神贯注于自身身体的反思过程，注重强化对身体知觉经验的反复内观和自省。它需要身体感通经验的基础，将心灵的思维意识从现实世界中拉回，依靠获得的感通经验来感知自身。如中国武术训练身体的三节贯串、三体协调、三盘稳固、四稍相随、五体匀称、六腑相合、七拳具备、八脉具通等等。这些训练与“大小周天”训练类似，它们看似还无，你不去训练它就没有、也无从感知，一旦练习它就有可能被感知、被捕捉，这种身体知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点到线、从断到连，要达到这样的结果需要将这些训练过程不断自我反思和不断自我强化。中国武术每种拳种所强调的身体知觉的自我反思有着不同的具体的身体部位要求，这些不同部位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身体知觉自我反思训练的体系，无论从内到外还是从上到下，无论从根到梢还是从远到近，无论从经到脉还是从意到力都始终围绕着这种训练。其目的都是为了“诱发身感之源、把握劲力攻防、达到知己知彼” [
]。

这正如形意拳对稍、中、根三节的知觉训练，明三节才能做到节节贯通，发放自如。而“若无三节之所，即无着意之处。盖上节不明，无依无宗；中节不明，浑身是空；下节不明，动辄跌倾”[
]。三节不明无疑是练习形意拳的最大障碍，而若达到三节明，就需要肩—肘—手，胯—膝—足，足—身—头要催、要随、要达。围绕明三节的催、随、达训练，要求身体对相应关节的感知必须具有超乎寻常的灵敏度。这种灵敏度的获得并不能依靠大脑的认知和简单的身体活动就能获得，而是需要将意识从现实世界暂时拉回，以便“更大地促进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使用，以便我们作为更灵巧的观察者和行动者再回到实际世界中来”[
]。并集中在身体知觉之上来指导身体各部的协调参与，同时还需要将身体各部参与情况进行知觉回馈并进行身体反思，从而进一步协调催、随、达的训练。形成一种身体训练—知觉参与—回馈反思—身体训练的周期，形意拳习练者只有经过日积月累的周期训练，才能获得明三节的根本要求。同样，华拳对“五体”的要求，八极拳对“头肩肘手尾胯膝足”八节的运用，以及太极拳的听劲，咏春拳的黐手等，无不是通过这种周期训练，来实现对身体的感知和对自我的反思。一般来说一、两个关节间的顺随通达相对容易，而三个以上关节参与的身体运动要达到节节贯通、顺随通达是困难的，若没有较长周期的自我反思的身体感知训练则会表现得笨拙和迟钝。
3.2以动入静的身体感通之美

在张再林先生看来，中国武术很好地体现了“感而遂通”之道的中国哲学意蕴。这其中的“感”源自身体觉的“触觉”，并“表现为在武术动作上重与轻、转与折、起与落、快与缓、动与静种种之间的‘成对互衬’”[
]。也正是基于对这种“触觉”的把握，中国武术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身体刚柔之美，并达到一种“灵化之觉”[
]的妙境。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的基础就在于通过“触觉”培养与思维感知一样的“敏锐”的身体感通力。这种“敏锐”是身体感通中自觉意识的基础，而它们的获得则需要将动的身体走向平静，从而帮助我们通过反思获得自我监控。因为，“当从事快速激烈的运动时，我们很难注意到一些呼吸的微妙之处或肌肉的节奏感”[
]。在中国武术训练过程中，类似这种“注意”的训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平静”赋予了身体“注意”的能力，从而使身体的“敏锐”成为可能。作为一种运动形式，要使“动的身体”获得“静的状态”，关键在于“以动入静”的身体感通训练。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静”并不是绝对的静止，而是动态的、相对的“静”，是始终处在一种不断演变的“一动一静，互为其根”[
]的平衡系统之中的“静”。

中国武术所追求的这样一种相对的身体平静状态，是相对于剧烈的快速的“动”来说，呈现出轻松的缓慢的“动”。对于身体来说当完全不参与某种“动”时，感通训练就不能再“注意”了。这正如我们要感知呼吸的微妙之处时，一定需要我们小心翼翼的做出徐缓的呼吸动作。因此，这种“以动入静”的身体感通训练，具有类似于整体身心调节法（IBMT）的功能，IBMT“通过中枢和自主神经系统的相互作用，可以提高注意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具有降低压力、保持健康和提高表现等作用”[
]。而IBMT与中国武术同源，因为“从传统中医而来的IBMT结合了身体放松、心理意象以及正念训练”[
]。不同之处在于IBMT常用于治疗，而中国武术则常用于日常身体锻炼起到治未病的作用。简而言之，一个重治、一个重防。中国武术和IBMT都强调“身体和头脑的合作以及‘既休息又机敏’的状态”[
]。这种状态的获得需要头脑倾注于自己的身体，排除外界纷扰，防止思维散乱，从而帮助训练者进入无他的身心平静状态。而这种状态一旦获得，就可以实现头脑的撤离，身体可以机敏地参与到平静的感知中。注重感通的中国武术，一直强调身体意识要参与到身体训练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武术家们总是会注重“体会自身与拳法的相互融合的感觉；体会自身内在的气与自然界交融的感觉”等等[
]。通过这些注重身体觉的长期训练，可以帮助习武者无需准备便能迅速进入身体平静状态。从而达到“强化前额叶皮质和大脑其他部分的连接会让我们的头脑进入自动驾驶状态”[
]。这种自动驾驶状态，就是武术习练者常常体验的忘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忘我”和“无我”就是大脑意识不再参与的“动而静”的状态。

追求“动而静”的身体感通训练在太极拳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如太极拳通过站桩的静耗来训练身体感知能力和快速入静的放松能力，从而让身体保持松静以获得对自身和外部力量细微变化的感通能力，并通过推手来训练身体对这种细微的力量变化的反应能力，这种感通能力和反应能力就是在太极拳推手中的“听劲”和“懂劲”。另外，《太极拳论》中提出“一举动，周身俱要轻灵”“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
]等理想目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则需要习练者做到“拳式不论如何变化, 无论变更何形, 虚静乃拳中之规矩姿势也, 所以动作是纯任自然, 非勉强而作也”[
]。这种保持身体“纯任自然”的状态，就是不用蛮力和拙力而保持具有一定张力的身体放松状态，也就是“掤劲”。这些“听劲”“懂劲”“掤劲”等等，就是在身体“动”的基础上进行“入静”的训练的结果，是以动入静的身体感通训练。
3.3自然适度的身体愉悦之美

身体愉悦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直接身体审美经验，它固然可以帮助人们增加审美体验，但过度愉悦也会对身体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和灾难。与追求强烈刺激获得身体愉悦不同，中国武术强调更为中和的方式对待身体，在动静、快慢、虚实中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所追求的愉悦是自然而然的恬淡虚静的愉悦，它既不追求瑜伽那种空灵冥想的虚无，也不追求举重那样的极限力量的宣泄，而是在用力与不用力之间求得平衡，而这种平衡带给练习者的是一种内心平静、呼吸顺畅、肢体协调、精神充实的身体。

中国武术这种追求平衡的训练是在不断强调身躯与内心的高度一致，肌肉与神经的高度灵敏，触觉与反应的高度协调。“人类的躯体器官就是自身长期意识努力的结果。人精神朝向哪个方向努力，如何努力，都必然地影响到人类身体的发展，努力强化则身躯强化，努力弱化则身躯弱化”[
]。因此这种不断强调的意识，就会在武术练习者的身躯上得到强化，从而使身体和感官更加灵敏，恬淡虚静的身体愉悦更容易满足，身体审美经验更容易获得。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影响下，中国武术对身体愉悦的训练更注重感知细微的变化，坚守愉悦的度，保持愉悦的中庸之道，只有这样才能品味和体察到“淡”的愉悦。而这种“淡”属于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抚琴要淡远、书画要淡雅、名利要淡泊、生活要闲淡、心境要恬淡、与人交要淡如水等等。在中国美学看来“淡”是一种高明的境界，中国武术对这种高明的身体境界的追求是一个不断对身体愉悦进行自我调适的过程，通过调适将身体愉悦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另外，在诸多追求自然和健全人格的传统文化中，中国武术是为数不多的以身体生产为根本，并强调心灵升华和人格塑造的一种。其中它所强调身体生产体现了自然的身体审美观。而这种自然的身体审美观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道法自然”的文化精神，主张对身体的调节应当遵守自然规律，从自然中汲取营养，并追求回归自然。“自然”给予身体生产以无限的空间，中国古代武术家们正是怀着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
] 一样的心境，来“搜尽自然造拳法”，从而产生了如形意的五行拳、十二形拳，长拳十二型，八卦掌以及各类象形拳等诸多拳式、拳法和拳种。这种强调自然的身体审美观，为中国武术的身体生产提供了可以“仰观俯察”的参照对象和可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生产素材。这样，通过中国武术的身体生产，习武者可以获得更贴近自然状态的身体健康，从而降低为应对“适配性疾病”带来的种种身体消费。中国武术极力推崇君子人格，将完满的君子人格塑造作为目标，“着重于从意境中追求人格的完美与生命力的最高表现”[
]。当然，依托德性身体的君子人格最终不能完全脱离世俗身体，因为“德性身体也有世俗欲望的存在领地，世俗身体也应有道德理性的神圣位置，世俗欲望与道德理性之间不是此有彼无、不可兼容的矛盾关系，而是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这种必要张力的保持就是中国武术所强调的“度”，因为对于身体而言，“适度最终能让人走得更远”[
]！ 
3.4关怀生命的身体康养之美

 “适度最终能让人走得更远”，对于身体而言，追求“更远”是追求美好生命的延续，“只有个体生命的存续状态之中，对此一生命个体来说，天地万物才栩栩如生，光芒四射”[
]。然而，身体衰老是生物生命的必然，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已经感受到了衰老带来的严峻挑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而身体康养也成为积极应对的核心策略。人类一直在致力于抗衰老的探索和研究，虽然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得到了一定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质量一定得到提升，“长寿而不健康，才是老龄社会真正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
]。同时，衰老“不仅是一个生物学的事实，而且也是一个文化事实”[
]。看待衰老不仅要有生物学、心理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的视角，还要有社会学、文化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的视角。也因此，人对于身体衰老的应对可以寻求生物上的方法，也可以寻求文化上的方式；可以通过外部医疗实现，也可以依靠自我康养实现。

 “特定的生活环境使中国人形成了传统的以健康、长寿为主的幸福观和生活价值目标”[
]。在这种幸福观和价值目标的作用下，中国武术吸收了中医理论和养生学理论，形成了武医一家、养练结合的康养之道，将“攻防之技”指向了“生命之美”[
]。这种指向首先体现在看待身体衰老的整体观和辩证观上。中国武术身体康养观追求的不是长生不死，而是生命的自然终结。中医称自然寿命为“天年”，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使然，以颐养天年、寿终正寝作为生命的圆满。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中国武术修炼者追求健康和有质量的活着，他们看重养生却看淡生死，认为人与自然一体共生，当面对衰老时能保持一种自然的态度和坦然的心理。这种态度和心理可以帮助我们抵御伴随身体衰老而来的沮丧或消极情绪，从而使身体衰老的人们以更积极和从容的心态参与到社会中来。加之中国武术传统伦理讲求尊师重道，对师长的尊敬和长幼有序的次序等都会给年长者以关爱，从而更能强化这种“积极”和“从容”。
中国武术对这种“积极”和“从容”的应对，还更为具体地体现在围绕强壮五脏的身体康养之道上。中医理论认为衰老根源在于五脏（五脏是中医学从功能上划分的大体区域，而非解剖学所讲的具体器官），“机体的衰老不只是某一脏或两脏虚衰而导致，是五脏生理功能共同衰退变化的结果”[
]。五脏按照肺、肾、肝、心、脾对应金、水、木、火、土的相生。相生一般容易理解，当一个脏器好时，对应相生的脏器亦有益处。而一种脏器功能不佳时，往往更要注意相克的一方。如对肺，华拳强调“提、托、聚、沉”等丰富的呼吸方式，这不仅能提高我们的肺活力，更能察觉呼吸运动功能的细微变化，以此养肺。又如对于肝，“肝在体合筋，其华在爪，开窍于目”[
]，中国武术非常注重拉筋、抓地、眼法、指法、爪法等训练，具有强壮筋骨、调节肝经、养肝明目的作用，以此养肝。还有气沉丹田具有健胃强脾消磨水谷的重要作用等等。中国武术身体康养之道以应对五脏衰老为宗旨，强调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来对身体周身各处、四肢百骸进行感知训练，并将意识导向奇经八脉和十二经脉，带动血脉通往周身，实现对五脏的“壮内”来延缓衰老。从而实现美好生命“走得更远”。

3.5内向超越的身体意向之美

以上知觉之身、感通之身、愉悦之身、康养之身等都是带有明显的实用目的，而在宗白华先生看来“但凡能超乎实用之上，而能成为艺术者，则必带有美的性质”[
]。虽然基于对生命的美好诉求，身体康养助力其“走的更远”，但中国武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并不会“止于此”，而是超越实用之上通达身体意向之美。身体意向之美强调从身体的感知主体性和目的意向性出发，认为“身体就是感知和审美的中心”[
]。身体作为感知和审美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身心一体，而这正是中国武术身体意向之美的应有之义。在中国武术追求这种身心一体的过程中，身体不是单一的被塑造的对象，而是在塑造过程中起到了主体作用，也就是身体是按照自身的意向进行自我塑造。为追求“一撒通身皆是手”武术意象，要求习武者至少要将身体的“头、肩、手、肘、胯、膝、足”七个部位训练的如拳头一样灵活和富有杀伤力，受限于生理结构，将此“七拳”都练成如手一样灵活是不可能的。而这种意象对身体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在这种导向作用下，身体通过外三合、内三合的具体要求来训练手与足、肘与膝、肩与胯、心与意、意与气、气与力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从而达到武术技击技术在身体攻防之中应用的自动化。这种自动化的技术应用是通过一种无意识动作的反射，而“无意识动作的反射途径不包括大脑皮质”[
]。作为大脑的意识，其参与身体规训是在自动化的技击技术形成之前，即有意向的身体训练是为了达到无意识的自动化状态，一旦这种自动化状态形成之后，技击技术的表达便不需要大脑参与，意识变成了无意识，身与心便合而为一了。这种生理机制看似与审美没有关联，而一旦身体参与自我审美创造，就不得不重新梳理这种基础的生理机制。因为，在笔者看来审美的身体也必须符合生理的身体，审美的身体是成为了意向所指，我能指向了我受，能与受一体、身与心一体。这种“能受一体”“身心一体”的审美在张再林教授看来，就是一种“内在于身体的而非外在于身体的生命自身的超越”[
]，即内向超越。

中国武术这种超越实用通达“身体意向之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宋代市井文化的繁荣，中国武术开始向花法套子演变。花法套子的产生使武术脱离了实战的目的，从实用走向审美。而习武者定是带着一种审美倾向，将对美的理解带入到对自己的身体塑造中，并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由历代实践者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参悟，一点点地渗入到花法套子中，逐渐形成了注重身体感知、身体参悟、身心一体的中国武术。同时，“不同身体和身体感受的人总是拥有不同的审美意境、审美情趣和审美标准”[
]，因人而异的身体和身体感受赋予了武术套路创造过程中不同的审美意境、审美情趣和审美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套路风格，从而催生了拳种和流派。中国武术的形成离不开历代习武者通过身体意向之美的自我创造。而今天，拳种多样、门派林立、内容丰富的中国武术又反过来指导和促进这种自我创造。这种过程需要习武者通过武术动作来感受、感悟、捕捉、接受或诱发身体感觉，并通过长期的身体训练来实现这种身体感觉的凝聚、呈现、整合与升华，而并非必须拥有超凡的智慧、高深的思维和渊博的学识[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老武术家并没有很高的学历或学识，甚至文化水平很低，却能对中国武术的身体演练艺术把握的精准而高深。
也正是这种无需“超凡的智慧、高深的思维和渊博的学识”的中国武术能实现身心一体的审美之境，也就具有了“下学而上达”的功能。因为，它作为一种身体技艺的表达，从实用出发一步一步超越实用走向审美，而这种审美又是内在于自身的，因而又是在“现世”和“此岸”完成一种“审美救赎”[
]，所以它具有那种“以审美代宗教”的普世价值。综上，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理论是通过“渐进性的修身经验”来追求超越的过程，是下学而上达精神在身体上的实践过程，它包含了身体知觉之美、身体感通之美、身体愉悦之美、身体康养之美、身体意向之美等。其中，身体知觉之美是基础；身体感通之美是提升；身体愉悦之美是转向；身体康养之美是完善；身体意向之美是升华。
4结语

以身体哲学为依据、身体美学为支撑的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理论有着丰富的身体实践资源。对其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不但能够对中国武术理论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最为关键的是它让我们对“下学而上达”的中国武术传统有了更多期待。为了实现更多的期待，对于中国武术传统我们应本着“不忘本来”的传承意识，将古代中国身体哲学给予充分的挖掘和整理，实现中国武术在身体上的“古为今用”；还应本着“吸收外来”的创新意识，将西方身体美学知识体系补充到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理论之中，实现中国武术在身体上的“洋为中用”；更应本着“面向未来”的发展意识，将研究视野瞄准未来，结合新学科、新方向来发展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理论，实现其“创新性发展”；归根到底，我们应本着“一切为了人民”的服务意识，以满足人民需要为根本，将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的研究直接指向服务于人民的美好生活，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当然，中国武术“以身为美”理论也不能忘记继承现代、融合西中、构建属于自己的理论精神，接着其“现代传统”做下去。惟其如此，关于中国武术之美研究才能在新时代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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